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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刚被报道时
竟有超过4000网友感到高兴

一个冲动的患者，一把疯狂的尖
刀，一起 1 死 3 伤的恶性医院安全事
件。这是对医生的第一次伤害，几个小
时之后，对医生的第二次伤害又开始
了：当晚人民网刊登了有关这个事件的
一则消息，当时情况可能还没查明，在
消息里有“疑因医患纠纷”这样的字眼，
腾讯网随后转发这则消息并发起一个
调查“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您心情如何
呢”，当时参与投票网友有 6161 人，选
择“高兴”的居然高达 4018 人，占了总
投票数的65%。

央视《新闻 1+1》说，除“高兴”之
外，还有网友评论道：“应该举国欢庆
啊！鞭炮响起来！小酒喝起来！音乐
开起来！”3 万多参与评论的网友仅有
一个人这么写，但是顶这个评论的竟有
5172人！

医患沟通之路有多难？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神经外科著名

专家凌峰教授说，对这样的投票结果和
评论“特别痛心、难过和伤心”，也对此
感到怀疑，广大医生对病人的服务都是
非常好的，他们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得到（网友）如此对待，太不能接受了”。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随后以个人名

义道歉，认为媒体自身需要反思，媒体
应当就事论事，而不是在报道中“有意
识地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在确立一种
仇恨，甚至在鼓励一种仇恨”。

白岩松说，医疗领域的问题，归根
结底要用爱和沟通去解决，“我们要扩
大善，当真正把善扩大到足够地步的时
候，恶不就剩不了多大的空间了吗”？

3月 26日中午，当记者走进王浩生前
那间斜对着电梯的医生办公室时，一切
看起来普通又平静。栗色的木门仍然开
成 45度角，来往的人们一眼就能看见王浩
坐过的位置——一个磨损得厉害的电脑
桌。尽管事件只过去了3天，但这个科室的
医生、实习生仍然不得不继续留在这个房
间里工作。

门外，一个外地女病人用手机打给朋
友诉苦。病人们仍旧不需要敲门就可以走
进这里，询问病情，领取检查结果。

到了午休时刻，这个房间终于安静下

来，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
李宏颖闭上眼睛向记者回忆着自己见

王浩的最后一面。
23 日下午 4 点半左右，她刚刚买完饭

走回医院大楼，突然看见，医生们推着一个
轮椅上的伤者飞快地向前跑，大喊着：“急
诊！让让！让让！”

伤者仰着头，血流满面。这使得她没
有发现，那人就是与自己一起实习了3年的
同学王浩。她也没有看出伤者猩红色的袍
子曾是纯白色的，“全是血，他的衣服上全
是血”。

短评

从理解开始，从医改找路
我们希望患者对医生少一些苛

责，多一分理解，有病治病，别乱闹。
我们也希望医生对患者少一分冷漠，
多一分理解。

当然，单靠理解也解决不了问题。
众所周知，医患交恶非一日之寒，

也不是单方面因素造成的。现在唯有
将希望寄托在改革上。尽管步履蹒
跚、万般艰难，也有诸多不如意，可医
改仍是打开医患死结的钥匙。通过改
革，找到缓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路
子，找到医生安全执业、体面生活的办
法，从而根除悲剧的土壤；通过改革，
找到医患都认同的纠纷调解机制，一
旦失和，不致动手动刀；通过改革，找
回医患的信任。

当然，改革不是一两天的事，也不
可能轻易达成。在那之前，每一个人
能否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在
发生恶性事件的当口。每一方，医生、
患者、媒体，都更加小心翼翼地发言。
不煽动，不宣泄，不造谣。克制而富于
建设性，努力将恶性案件转变为和解
的机会。如此，才是对那些血与生命
的尊重。
本版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央视

当穿着白色医生袍的王浩
开始值班时，他并不知道，不远
处，17岁的少年李梦南和一把
尖刀正在逼近。

王浩只是安静地坐在风湿
免疫科医生办公室里距门口最
近的位置，面朝墙壁。然后，甚
至连一丝求救的声音都未能喊
出，3月23日下午4点半左右，
李梦南的水果刀插进了王浩的
喉咙，割断了他的大动脉。这
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
硕士生，倒在了血泊中。

相关

近千人参加王浩追悼会
卫生部长要求严惩凶手

前日 15 时，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在篮球馆为王浩举办追悼会，
近千人参加。

3月26日，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求卫
生部办公厅向黑龙江省卫生厅了解情
况，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
人员的罪行，并请黑龙江省卫生厅代向
被害和受伤医务人员家属表示沉痛哀
悼和慰问。27日，卫生部要求对医疗机
构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部位，实行
24小时安全监控，合理调配保安力量，
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得到保护。

3月 26日，王浩实习所在的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他布置了一间安静
的灵堂，人们红着眼圈来此献花、悼念。一
个此前与他并不相识的本科生特意从家里
赶来，走进灵堂前，这个穿着便服的女孩有
些担心：“我来不及穿‘白服’（白大褂），这
样会不会不够庄严？”

人们都知道，照片里那个28岁的年轻
人再没有机会穿上心爱的“白服”了。而在
一些同学看来，“他那么喜欢学医，那么想
当医生，本应该是我们中最有前途的一
个”。

事实上，早在去年 12 月，他就通过了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博士生面试。从
香港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也许就将在这些天
抵达，他会在8月份前往那座城市，并获得

每月 1.6万港币的奖学金。他未来的导师
TM Chan从新闻里得知王浩遇害后发来邮
件：“多希望这不是真的。我们一直在等待
他到这里读博。”

按照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规划，他将在
香港读博，未来还想去美国做博士后。朋
友们都记得，王浩一直信心满满，“我喜欢
风湿科，这里有太多疑难杂症了，我要多做
实验，把这些病因都找出来”。

王浩曾经告诉朋友唐莹：“等我当了医
生，一定会对患者很好很好，绝对不收红包
和回扣。”

可事实上，他并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
医生。遇害前，他仅仅在风湿免疫科度过
了3年实习时光。

但如今，梦想被永久搁置了。

病人希望住院
医生认为身体不适合

据哈医大新闻中心称，经警方初步
审理，李梦南出生于 1994年 5月，父亲
是服刑人员，他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去年，李梦南就曾因患强直性脊柱炎前
来住院治疗。23日上午9点多，他再一
次在爷爷的陪同下来到哈医大一院。

他们并没有去门诊，而是直接走进
住院处 5 号楼的风湿免疫科。在科室
副主任赵彦萍看来，这是很多老患者的
习惯，他们并不挂号，而总是直接找到
住院医生免费就诊。医生们后来告诉
媒体，第一次诊断时，李梦南被发现可
能患有肺结核。医生建议他先到专门
治疗肺结核的哈尔滨胸科医院检查。

可赵彦萍后来听同事们说起，李梦
南从胸科医院回到哈医大一院后，却发
现自己将一项检查结果遗忘在上家医
院，不得不返回领取。当他再次回到医
大一院时，医生们认为，强直性脊柱炎
药物治疗可能会导致肺结核患者引发
感染，甚至有生命危险，属于用药禁忌
症。

赵彦萍告诉记者，病人那时希望住
院，但她和另外一位医生先后看了片
子，认为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

李梦南和爷爷离开了医院。但半
个小时后，他却带着水果刀独自回到了
这里。

当李梦南举起刀时，他也许并不知道
面前的人名叫王浩。他不知道，这个穿着
白袍的实习生已经和朋友约好周末去学游
泳。他更不知道，王浩平时讲话温柔，但只
要谈到医学，就会“滔滔不绝、眉飞色舞”。

可在 3月 23日傍晚，他却没能给世界
留下一句话。倒在血泊里的王浩并没能令
李梦南停手，据一位目击者向媒体回忆，那
个未满18岁的少年又袭击了另外三人，他
甚至绕着桌子挥刀追砍一个女医生。

仅仅就在两三分钟后，李梦南逃跑。
（企图自杀未遂，然后逃到医院急诊室包扎
伤口，被民警抓获。）王浩被抬上轮椅，直奔
重症监护室。几十个医护人员就守候在监
护室外，走廊里一片哭声。

当时也守在那里的同学李宏颖向记者
回忆，事后想起，当时按压、抢救了那么长
时间，监测仪器上的数字却没有改变，他们
完全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可是，抢救
仍在继续。

直到最后，监护室里的人绝望地看到，
“输进去的血全从刀口里流出来了”。家人
后来得知，其实在遇害后的十几分钟，王浩
就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

接近两个小时后，一位护士长从监护
室里走了出来，她哭着让“大家冷静一点”，

“现在得拔管了”。
这也意味着，抢救结束，宣告死亡。
这就是儿子最后的时光，王浩的父亲

一边抽烟一边流泪。

“输进去的血全从刀口里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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